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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船抢运入川险象环生
两百轮船闯川江气壮山河两百轮船闯川江气壮山河
□韩玉洪

1938年，日本的侵略步伐愈
发紧迫，长江沿岸频繁遭到轰
炸。此时，川江成为通向大后方

的生命线。但川江以险峻著称，水流湍急，
险滩众多，对于习惯于长江中下游平缓水
域的大型江海型船舶来说，无疑是一道难
以逾越的天堑。

生死存亡关头，江海型大船能否顺利入
川，将直接关系到抗战物资运输、人员转移
乃至整个抗战局势的走向。一场惊心动魄
的航运大挑战随之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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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江艰险，领江人是稀缺品

全面抗战爆发时，我国的江海轮船
总吨位很低，其中招商局有8万吨，三北
公司有近7万吨，民生公司有2万多吨。
由于日本的海上封锁，长江航运受到严
重影响，大多数航线陷入瘫痪，只剩汉渝
线勉强维系。许多大型轮船不是沉入江
底阻挡敌人，就是被敌军炸沉，或在香港
抛锚被迫变卖。而适合于川江三峡航行
的轮船，仅有2万多吨的运力，主要由民
生公司承担。

在筹备江海型大船入川的过程中，当
时的招商局和三北公司面临的首个棘手
问题便是领江人才的短缺。领江人，作为
船舶在复杂航道中的引路者，其重要性不
言而喻。他们熟悉川江的每一处暗礁、每
一股暗流、每一个险滩，凭借着丰富的经
验和精湛技艺，引领船舶避开重重危险。

然而，当时宜昌的局势已极为危急，
人心惶惶。有经验的川江领江人才早已
被民生公司及外国企业抢先雇用。招商
局四处寻找领江员，可应征者寥寥。无奈
之下，经各方紧急协调，招商局终于从民
生公司借调了6位领江员，他们如救火队
伍般，从重庆直飞宜昌，为局势带来了转
机。此后，招商局和三北公司加大努力，
四处寻求人才，终于又雇用了数名领江
员，初步建立了一支专业的引航队伍。

关于船只的载货问题同样令人头
疼。从船舶航行的专业角度来看，为确
保船只在川江湍急水流中的稳定性和
易于操控，建议船只装载半舱货物。然
而，有关部门出于对航行安全的极度担
忧，坚持在大船航行时不装载货物，认
为“多一分货物，多一分危险”。

与此同时，得知大船即将入川的消
息后，各地厂商和货主抢运心切，他们
深知这些大船可能是将物资运往安全
后方的唯一机会，纷纷上门，苦苦哀求
招商局托运货物，甚至希望借机搭载一
些人员和贵重物品，越多越好。一时
间，船运公司门前络绎不绝，求情之声
此起彼伏。面对这一复杂局面，船运公
司不得不与各方进行艰苦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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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从天降，进川轮船喋血长江

1938年10月，招商局的“江兴轮”
在宜昌等待进川，突然接到命令前往武
汉，装运人员与物质。

10月24日，“江兴轮”从汉口启程，
但三小时后便接到密电，令其返回汉
口，额外搭载6门汉口日租界的高射炮
和500箱弹药。“江兴轮”于是紧急掉头
返回，由于高射炮无法存放于舱内，只
能暂时置于甲板上。25日凌晨3点，

“江兴轮”再次离开汉口，向宜昌进发。
25日上午，日军飞机在江面发现

了“江兴轮”。两架日机开始追寻并
喊话检查，当发现船上搭载军人后，
立即开始疯狂扫射。船上军人急忙
架设高射炮，成功击伤一架日机，另
一架则匆忙逃离。预见到日机可能
的报复行动，船舶运输总司令部下令
船只靠近浅滩，以便在被击中时，船
上人员能涉水上岸。然而，命令未能
有效传达。在官兵们准备再次使用
高射炮时，六架日机已掠过天际，投
下大量炸弹和燃烧弹。瞬间，船尾和
中舱被击中起火，轮船开始沉没。船
上救命声、哭喊声和爆炸声响成一
片。最终轮船沉没，损失惨重。

同月24日，为保护从武汉撤退至宜
昌的船只，“中山舰”在金口英勇抵抗日
机，最终壮烈殉国，包括舰长萨师俊在内
的数十名官兵在激烈的战斗中牺牲。

1938 年 10 月 23 日，八路军驻武
汉办事处和《新华日报》最后一批工作
人员近百人，乘“新升隆”轮船撤离武
汉，计划通过宜昌前往重庆。航行至
湖北嘉鱼县境内长江北岸的燕子窝
时，四架日军飞机突然出现，对装载平
民的“新升隆”轮进行疯狂轰炸和扫
射。除部分乘客逃生外，近 80 人伤
亡，包括《新华日报》16位记者、编辑和
八路军办事处的9位同志。当晚，“新
升隆”轮沉没。日机还轰炸了江中的
木制民船和运送油料的“岳阳轮”拖驳
船，造成9人遇难。

3

率先进川，“民族”轮成功闯泄滩

泄滩、新滩、崆岭，这三处被誉为川
江三大险滩，均位于川江下游湖北境
内，是轮船入川必经之地。自古以来，
这些区段一直是川江最为艰险的部分，
每年都有数十甚至上百艘木船在此遇
险，造成巨大货物损失。

1938年10月24日，民生公司率先
尝试使用拖带方式使大船进川。清晨6
时，“民风”轮载着400名旅客并拖带装
有70吨压舱货的大船“民联”轮，从西
坝进入三峡西口的南津关。两船相距
20米，“民联”轮不开动机器，不使用舵。

上午10时45分，行至奥骡子时，遇
到一艘炭船下行，由于此处槽口狭窄且
水流湍急，形成了难以避让的局面。幸
得“民风”轮机组应对得力，避免了可能
的碰撞。最终于10月31日抵达重庆。
整个行程用时7天，平均时速5海里，为
拖船进川开创了新纪元。

11月1日，汉口航政处在川江重要
的滩口建立了机械绞滩站，为大型船只
进入川江创造了更好条件。然而，当

“民风”轮协助“民族”轮在泄滩打滩时，
突然发生了12根粗缆绳断裂的意外，
导致两船急速倒退，险些酿成大祸。

11月 7日 10时，“民风”轮和“民
族”轮各自起航进川。8日清晨，在接近
泄滩之前，船员们停船20分钟，将前后
的钢缆和棕缆系紧，共计16根。“民族”
轮迎来了生死挑战的时刻。在那个寒
风凛冽的冬日，在“民风”轮的拖带下，

“民族”轮全力开足马力，缓缓驶向泄
滩。江面上弥漫着紧张的气氛，船员们
神情凝重，深知此次任务的艰难。随着
船长一声令下，拖绞作业正式开始。

起初的一切还算顺利，轮船在绞盘
的牵引下，艰难地向着滩头挪动。然
而，川江的江水如同一头发怒的猛兽，
狂风也呼啸着席卷江面，“民族”轮在双
重力量夹击下，船身剧烈摇晃，随时可
能被掀翻。船员们拼尽全力，不断调整
着轮船的角度和速度，小心翼翼地操控
着舵轮，努力寻找最佳航行路径。同
时，绞滩站的工人们也在岸上全力配
合，他们一边喊着号子，一边齐心协力
转动绞盘，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滚落，滴
在冰冷的地面。然而，命运似乎并不眷
顾船员们的努力，一次剧烈的摇晃后，
只听“嘣……”一连串的巨响，缆绳一根
接一根地断裂，竟然断了12根。刹那
间，船上一片惊呼，人们惊恐地看着断
裂的缆绳在空中飞舞。断裂的缆绳甚
至打伤了3名船员，大副的腿被缆绳拉
伤，鲜血直流。“民族”轮瞬间失去前行
的支撑，被汹涌的江水迅速冲退，船身
不受控制地向后滑去。危急时刻，船上
人员用尽全力拼命支撑，“民族”轮才最
终退到安全地带。

随后经过一番紧张准备，“民族”轮
再次向着滩头进发。在经过数小时艰
苦奋战后，最终成功闯过泄滩。那一
刻，船上响起欢呼声，船员们激动得热
泪盈眶。“民族”轮的成功，为后续的船
舶通行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极大鼓舞了
士气。

“民族”轮勇闯川江成功后，招商局
的“江顺”“江安”“江华”“江汉”等被誉
为“六大江轮”的江海大轮也先后成功
进川。受此鼓舞，三北公司的20艘大
小轮船也相继撤入川江，总吨位超过
1000吨的就有8艘，其中又以“长兴”轮
总吨位最大，达3412吨，仅次于招商局
的“江顺”轮。

此次行动有200艘轮船，包括20多
艘江海型大船成功进川，尤其是“民族”
轮在泄滩惊心动魄的拖绞经历，堪称中
国近代航运史上的一座不朽丰碑，其意
义深远而重大。在日军的狂轰滥炸下，
这些轮船突破川江天险抵达重庆。它
们犹如星星之火，为战后航运业的复兴
保留了珍贵火种，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图片由作
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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